
ueY 周刊
 Zhou Kan

悦 心香一瓣 2017 年 12 月 4 日

编辑 /郭漪  美编 /蒋玮B6

【意林】

在
聆听之前，必须让自己变成一只宽口

大腹的瓮，把陈年的灰尘泥垢刷洗干

净。不管听来的是一把带刺的莽草，或是几朵盛放

的小花，插在瓮里，任意伸展，别有一番虚心承受的

古意。

要一无所有地聆听别人的陈述，几乎是不可

能。既然是瓮，已经落入实体，受限于个人知识、文

化背景、价值观、道德判断……每个人都难免是一

只瓮，大小、宽窄有别而已。不过，至少可以秉持诚

意，不必急着做是非判断，先听听他人的心声。

最怕的是，在聆听之前，中了流言谣传的箭，把

对方打入冷宫，连带地，将对他的信任与尊重一掌

瓦解；就算对方具有诚意前来倾诉事件的脉络，也

会因为言谈过程的恶意而宣告破裂。只要是活生

生的人，都会这么想：“既然你没有诚意听我述

说，所有的解释都是徒然！”

也许，这是人际的矛盾，容易听信第三者判

断，而不愿相信自己眼睛所看的、耳朵所听的，尤

其不愿听信当事人所说的。总要经过很长的时间

才会恍然大悟，一段友谊的破裂或合作事业的夭

折，其实不是因为对方是个坏人，而是自己先行认

为他是个坏人。

任何一种仳离，若是缘于了解，都值得庆

幸；若是误解，难免有憾。

有一种聆听特别需要忘我，也许是在短程的

公车里听到放学的孩子们嘻然交谈；也许走到陌

生的风景里，听到季节捎来的一段小道消息，或是

一条溪涧的自言自语。毕竟，活在这世上，人声纷

杂，天籁难闻。

耳朵既然不打烊，听到会生耳垢的话，也不必

学古人掬水洗耳，让它左耳进右耳出就是了，别放

在心里；若听到茅塞顿开的话，好好藏入瓮里，让

这只瓮大到可以腌渍一座山。

（简媜）

我
认识一位化妆师，她是真正懂得化妆，而

又以化妆闻名的。

对于这生活在与我完全不同领域的人，使我增

添了几分好奇，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化妆再有学问，也

只是在皮相上用功，实在不是有智慧的人所应追求

的。

因此，我忍不住问她：“你研究化妆这么多年，到

底什么样的人才算会化妆？化妆的最高境界到底是

什么？”

对于这样的问题，这位年华已逐渐老去的化妆

师露出一个深深的微笑，她说：“化妆的最高境界可以

用两个字形容，就是‘自然’，最高明的化妆术，是经过

非常考究的化妆，让人家看起来好像没有化过妆一

样，并且这化出来的妆与主人的身份匹配，能自然表

现那个人的个性与气质。次级的化妆是把人凸显出

来，让她醒目，引起众人的注意。拙劣的化妆是一站出

来别人就发现她化了很浓的妆，而这层妆是为了掩盖

自己的缺点或年龄的。最坏的一种化妆，是化过妆以

后扭曲了自己的个性，又失去了五官的协调，例如小眼

睛的人竟化了浓眉，大脸蛋的人竟化了白脸，阔嘴的

人竟化了红唇……”

没想到，化妆的最高境界竟是无妆，竟是自

然，这可使我刮目相看了。

化妆师看我听得出神，继续说：“这不就像你们

写文章一样？拙劣的文章常常是词句的堆砌，扭曲了

作者的个性。好一点的文章是光芒四射，吸引了人的

视线，但别人知道你是在写文章。最好的文章，是作

家自然的流露，他不堆砌，读的时候不觉得是在读文

章，而是在读一个生命。”

多么有智慧的人呀！可是，“到底做化妆的人只是

在表皮上做功夫呀！”我感叹地说。

“不对的，”化妆师说，“化妆只是最末的一个枝

节，它能改变的事实很少。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体

质，让一个人改变生活方式、睡眠充足、注意运动与

营养，这样她的皮肤改善、精神充足，比化妆有效得

多。再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气质，多读书、多欣赏艺

术、多思考、对生活乐观、对生命有信心、心地善良、关

怀别人、自爱而有尊严，这样的人就是不化妆也丑不

到哪里去，脸上的化妆只是化妆最后的一件小事。我

用三句简单的话来说明，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

妆，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

化妆。”

化妆师接着做了这样的结论：“你们写文章的人

不也是化妆师吗？三流的文章是文字的化妆，二流

的文章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文章是生命的化妆。这

样，你懂化妆了吗？”

我为了这位女性化妆师的智慧而起立向她致

敬，深为我最初对化妆师的观点感到惭愧。

告别了化妆师，回家的路上我走在夜黑的地

表，有了这样深刻的体悟：这个世界一切的表相都不

是独立自存的，一定有它深刻的内在意义，那么，改变

表相最好的方法，不是在表相下功夫，一定要从内在

里改革。

可惜，在表相上用功的人往往不明白这个道理。

（林清玄）

窗前的青春

青春有时候极为短暂，有时候却极

为冗长。我很知道，因为，我也曾如你一

般的年轻过。在教室的窗前，我也曾和

你一样，凝视着四季都没有什么变化的

校园，心里猜测着自己将来的多变化的

命运。我也曾和你一样，以为，无论任何

一种，都会比枯坐在教室里的命运要美

丽多了。

那时候的我，很奇怪老师为什么从

来不来干涉，就任我一堂课一堂课地做

着梦。今天，我才知道，原来，他也和今

天的我一样，微笑着，从我们年轻饱满

的脸上，在一次次地重读着那我们曾经

经历过的青春呢。

白色山茶花

山茶又开了，那样洁白而又美丽的

花朵，开了满树。

每次，我都不能无视地走过一棵

开花的树。那样洁白温润的花朵，从青

绿的小芽儿开始，到越来越饱满，到慢

慢地绽放；从半圆，到将圆，到满圆。花

开的时候，你如果肯仔细地去端详，你

就能明白它所说的每一句话。就因为每

一朵花只能开一次，所以，它就极为小

心地绝不错一步，满树的花，就没有一

朵开错了的。它们是那样慎重和认真地

迎接着唯一的一次春天。

所以，我每次走过一棵开花的

树，都不得不惊讶与屏息于生命的美

丽。

（席慕蓉）

生命的化妆

聆听


